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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好热。

全身都像在洗桑拿，每个毛孔都被打开了，唯独心口一块冰凉

空洞。

我要抬手去摸心口，却怎么也摸不到地方，挣扎了半日，意识

突然 “哗”的一下惊醒。

上眼皮似乎在跟下眼皮谈恋爱，好容易分开来，我的眼前顿时

一花：我家床上只有白色天花板，几时多出这些绫罗帐幔？

我慢慢坐起，揉一揉眼睛，而手腕耳边发出多余声音，我骇一

跳，下意识抖手一看，好家伙，手镯子一戴戴了三个，头一转，更

觉不对：头怎么重的很？

我定定神，又对着左侧靠墙一条长几上点的一对蜡烛发呆。

我怎么不记得家里有点又红又亮的蜡烛呢？

这是咋整的？

停电了？

耳边只听一阵脚步急响，有人来了！

我狂抖大抖，伸手往床头柜上猛捞手机，不料摸了个空，上半

身落地，脚还挂在床上，妈哟，着实闪到腰。

“玉莹！又发脾气？怎么只管紧着这么闹，不成话！”一人出手

把我打横抱起，放回床上。

百忙间我抬头看时，却是一名近三十岁的青年男子，要说脸相，

还算得五官端正，然而诡异的是他头上前半部分精光发亮，后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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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反而梳了条乌黑辫子，随着动作，一荡一荡。

我仔细咀嚼一下他刚才说的话，结结巴巴道：“你叫我什么？”

男子低头看我，慢慢皱眉。不语。

他这样一看，空气亦无形凝重起来。

我想一想，又问：“你是谁？”

没想到男子一下变了脸色，正要说话，后面忽又传来一个男人

声音：“亮工。”

男子速度极快地放开我，退开两步。

那 “亮工”二字京腔极重，我听懂了，但还是觉得像 “老公”

的变音。

叫人家 “老公”没什么稀奇的，难得听到一个男的叫另一个男

的 “老公”，何况被叫的这个长得还不赖。

我忍不住咧了嘴笑，后到的那男子已绕过屏风进来，正和我的

目光撞上，我连忙垂下眼，却怎么也合不拢嘴。

天降小受，天降小受哇！

这男的比先一个还好看十倍，正是绝品女王受的好材料，怪不

得叫 “老公”叫得比女人还销魂！

“奴才给十三阿哥请安。十三阿哥吉安。”我这头绮念未完，床

前男子早已抢上去给后来男子恭恭敬敬打了个千。

后来的男子双手虚扶一把：“起。”

接着两人一起抬眼看我。

我无端发了慌，下床站住，还险些给床前脚踏崴了脚。

“妹子，还不快给十三阿哥请安？”这声音带着些严厉，甚至隐

然怒气。

我左右看着这两个辫子男，心中惊骇此刻方一起涌上：这辫子，

不像是头套；这房间的东西，也不像是道具⋯⋯难道说，真的不是

我大半夜在发春梦？

我哪里知道请什么安、行什么礼？慌乱之下，只求夺门而出

罢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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踉跄行了几步，手臂一紧，早给人拖住，我拼命回手推开，跌

跌撞撞冲上前一脚踹开虚掩房门，眼前豁然一亮。

没有摄像机，没有导演，没有灯光，没有场记，只有一片精致

静叆院落，外加当头明月———这是什么月亮？简直跟太阳差不多！

分外的近，分外的大，分外的亮，简直不能逼视！

我方瞠目结舌，头忽地一晕，却是被人大力拉转回身，脚下乱

了一步，什么也没看清，本能闭了眼一缩肩，却转错方向，被牢牢

箍在门框边，半步也逃不得，几乎同时颊边掌风一擦而过，热了一

热，可是并未真的掴到脸上，放胆偷眼一看，两个男人，一个拦了

另一个的巴掌，笑道：“亮工，你的性子几时也急成这样？”

就算他不急，我也真急了！

敢情我是赶上了不用任何道具就可以穿越时空的新浪潮？

我这个人平时生活中除了对两个美型男发歪歪念外———那还都

是电影里或是书上看来的———可以说就是个百分之百好人，怎么今

晚看了那个刚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导的两个美国西部牛仔的故事影

片哭了稀里哗啦一阵后倒头睡觉醒来就时光倒流在清朝了？要送也

该把我送到美国西部去看牛仔吧？

太欺负人了，我千辛万苦上完幼儿园上小学上完小学上初中上

完初中上高中上完高中上大学上完大学好找工作了，结果读书读傻

了，考试考焦了，面试面疯了，老天爷一声不吭把我送回古代当小

脚女人？

我抽筋一百遍啊一百遍，抽完又是一百遍啊一百遍，也顾不得

两个男人在说什么，只在最后很有礼节地问了一句：“请问今年是哪

一年？”

两个男人面面相觑一下，是 “十三阿哥”回答的我：“康熙四十

六年。”

得，不用说了，今年刚刚看过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收视率最高

的大型清装剧 《雍正王朝》的我马上反应过来这个十三阿哥就是康

熙帝第十三子，第一代怡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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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亮工———是了，我想起来了，电视里面的确有个清朝名将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想当初，我还和朋友笑话过什么一个

大男人居然字 “老公”，号 “双峰”。

且慢，之前亮工同志依稀还叫我 “妹子”来着？这么推算，我

就是年羹尧的妹子，姓年？难道是将来雍正帝的侧福晋年妃？

要是我没记错剧情的话，年妃可是给雍正生了一女三子来着，

好死不死，居然被我穿越成这名生孩子专家？拜托，我不要！身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社会长大的新女性，怎么可以生这么多孩子

破坏计划生育的国策，真是耻辱啊耻辱！

我主意拿定，夺头便往硬木门框上狠狠撞去！

叫我生活在这没电视没电脑没冰箱没空调没手机没意淫的世界

真正生不如死！

拜托这一撞把我撞回去吧，我一定好好爱国爱党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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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十三阿哥，你不认得我？”

天光大亮，我坐在门前阶上，一手抚额，满心烦恼地看着眼前

这名少年郎。

先前我以头撞门就是给他拦腰抱住，空自把额头撞鼓了了包，

却清醒起来：自杀有用的话，那些穿越时空的编剧都好去沿街讨

饭了。

年羹尧已经走了，留下一个十三阿哥同我面面相觑半晌，结果

冒出来一句：“你真糊涂了，连我都不记得？”

我将错就错，只推脑袋疼，捧着头就地坐下，他也不计较，一

伸腿，陪我在地下坐到天明，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话。

原来我是湖北总督年遐龄的养女年玉莹，上头两个大哥，老大

年希尧现任着工部侍郎，老二年羹尧放出外差几年，已是参将，年

家另有个小女儿，却是亲生，名唤年宝珠，如今才九岁，也跟着父

亲住在湖北。我却是长住在京城年希尧家。

今次年羹尧随侍奉旨出皇差的四贝勒胤禛和十三贝子胤祥来江

南办差，因我顽皮，怕年希尧拘不住我，在京惹出事来，就一并带

了出京。不料一路好好的，单为了日前大伙儿给我做十五岁生日时，

我兴头上不合因事冲撞了四阿哥，便挨了一顿板子，虽说有十三阿

哥护着混过去，敲了几下子，没打真，也累着年羹尧没脸，等四阿

哥走后又当众给我上教训，我一时气恼私自纵马出城，结果意外坠

马，却是十三阿哥救下的。

因为昨晚我出城的时候四阿哥不在，我坠马的事暂时只有十三

阿哥和年羹尧知道，他们瞒着人把昏迷中的我悄悄抱回房，正商量

着到哪找医生及怎么跟四阿哥说这事，我就自己醒了。

我模糊听下来，这年玉莹不像任人欺负的主，家境也不错，不

至挨饿受穷的，略定下心来，但她意外坠马，与我何干？

想我家祖上当年也是赤红的贫下中农，正气凛然，邪气不侵，

这莫名其妙的是怎么说呢？

可事到如今，急也无法，只能慢慢儿想法子探究竟，我还不得

不先顶着这身份，否则就算我铁头功把门窗房子统统撞塌了，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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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得能找到知音人，古代又没什么精神病院，弄巧被这帮大辫子当

我妖人，捆起来一把火将我给焚了，那就死得难看了。

我思前想后，心里躁得不行，也不敢露，因见十三阿哥问我这

话，他脸上似笑非笑的，当着这晨日初挂木庭户有爽气的景儿，更

映得面如冠玉，挺鼻薄唇，眉宇间英气隐现，分明一副翩翩王孙贵

公子的模样，心中一动，答道：“我高兴逗你们玩儿呢，我，呃，不

是忘了怎么请安，我是⋯⋯哎哟，我头疼⋯⋯”

“怎么了？”十三阿哥凑过来，双手捧住我的脸，紧张端详。

我本是胡扯不下去故意装的头疼，被他这么一看，不由屏了呼

吸，只觉身上脸上都渐渐燥热起来。

十三阿哥穿着件葛袍，领口挺松，里面却连个小背心也没有，

我视线自然落下去，猛地又抬上来，接触到他眼光，吓得再垂下去，

又赶紧抬起来，几番折腾，他也不松开手，最后我没法，只好眼珠

子左右转三圈，权当为革命保护视力做眼保健操，耳边却听得他近

在咫尺的呼吸粗重起来，我对他多看了一眼，他嘴角往两边一扯，

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这个笑容放在他脸上，饶我好色一代女也一

阵头晕目眩。

侥幸他很快退回原处，只留一手贴在我额首痛处抚了抚，叹道：

“老天保佑啊，四哥就是厉害，一顿板子把人见人头疼的年小鬼敲成

了个二五眼，唔，二五眼嘛，总比原来是个三五眼好些，竟然还学

会脸红了，咂咂，今儿等四哥回来，要带你去见见，连年羹尧也要

谢恩。”

我估摸着 “二五眼”跟二百五是亲戚，于是强忍翻白眼的冲动，

只在心里将这无端人身攻击我的十三点阿哥好好人参公鸡了一番。

因他说我脸红，我才记起到现在还没照过镜子看看年玉莹的模

样，一般而言，这是穿越时空后要做的第一件事罢？

我起身进屋，没费什么事，一眼在放了烛台的靠墙几上找到目

标，走近一看，是面手掌大小的圆镜，背面朝上斜搁着，我拿起翻

转过来对着正面照了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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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有心理准备，我还是吃了一惊，这生意不赖啊：镜中的年

玉莹尽管脂粉不施，却是天然蛾眉桃腮，樱唇榴齿，尤其一双眼睛

生得好，虽然比不上赵薇那么牛，不用瞪起来也跟黎姿也差不离了

（而且还没眼袋），不过十四五岁年纪，已有一番鲜艳妩媚态度。

一时间，我是又悲又喜，喜的是，果然美人，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看着心情也好一点；悲的是，美人非我，再美也不是我亲爹妈

给的脸，想到他们，想到我变成了年玉莹，谁变成了我？正是一声

叹息，一地鸡毛。

十三阿哥进来走到我身后一把抽了手中镜子，我扭身瞧他，他

却已将长鞭盘顶，正举着这面小镜子对住自己左照右照，我看着他

的发型骇笑不已，他若无其事把镜子顺手一放，冲我挤挤眼道：“你

还不知道我四哥最要齐整的一个人？我这一身葛袍芒鞋短打扮，再

不把辫子盘好喽，回头他非得说我。”

我还没顾得上说话，他忽掉头看向门外，道：“什么事？”

门外不知几时垂手立了一名亲兵，恭敬答道：“四爷刚回，在后

衙书房看条陈片子，请十三爷过去说话。”

十三阿哥一拍后脑勺：“糟，我得先到签押房去布置点事，就你

一人来的？年羹尧呢？”

“年大人也在后衙书房。”

“唔，你先带小莹子去书房，从后院悄悄儿过去，别惊动了四

哥。我办事快，一会儿也过去，再同着一起进去请安，记住了吗？”

“嗻！”

一时十三阿哥洒脱步子去了，亲兵耐心等我绞巾子洗完脸，才

引路带我接连出了两道月洞门。

虽是拂花分柳地走着，我仍觉一阵阵犯热。

古代的污染少、空气清，昨晚连月亮光线都那么亮，大阳头下

就真有些受不了，才片刻，我后背都湿了。

亲兵见我走得慢，回首瞧了我一眼，正好被我看到，他忙别开

视线，口中赔笑道： “六月天，孩子脸，想多灿烂多灿烂。酷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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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江南比不得京里爽快，二小姐嫌热，尽管慢些走，不妨事。”

话是这么说，他脚下步子并未减缓多少，我怕迷了路，也不敢

落太远，咬牙跟上，走了一阵，忽一拐弯，眼前豁然一变，进了另

一层后院二门，院里站了多名亲兵，却都在探头探脑地往书房里瞧

———书房里正此起彼伏地号啕不断。

我来时就隐隐听到了，这声音不像大人声气，可哪来的孩子特

特跑到书房大哭？

引我来的亲兵显也没想到，前后张了张，正没了商量，里头突

然撒丫子跑出一名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她跑得既快，眼花缭乱地一

冲一偏一绕，几个亲兵也没拦住，认明了方向，竟一头撞进我怀里。

没想到她个条矮瘦，力气却是不小，我给她带得一歪，忙稳住

了身子，低头细看，她五官颇为秀丽，但一张小脸上沾着些似泥似

灰，给泪水冲的一道一道，我便抬手给她脸上擦了擦。

她更加抱紧我不撒手，拼命扬脸猛吸着气，却说不出话。

我怔了一下，才明白她这是不想让眼泪掉下来。

虽不晓得她哭什么，但其情可感，我想到自身莫名其妙之一场，

也是心悸，鼻端一阵酸热，忙借眼里吹进了沙子揉一揉掩过去，抬

头看处，周围亲兵早各自归位，咳痰不闻，再不斜视的。

我心里咯噔一记，头再抬高一些，便见官帽靴袍齐楚的年羹尧

出来站在书房滴水檐下，紧接着侧身持礼恭立，迎出里间一人来。

亲兵们立马齐刷刷掉向下跪，马蹄袖打得山响：“四阿哥吉祥！”

四阿哥穿件暗青绸袍，月白夹裤，一条乌亮的发辫直垂腰间，

称得上一丝不乱纤尘不染，可他的干净不仅在打扮上，更在脸上：

他的眼睛是棱角分明的内双鹰眼，因眉骨较高，就显得眼窝较深，

眼神也格外深邃，鼻子英挺但鼻端圆润，削弱了浓浓的眉毛和冷峻

的嘴角给人的压迫感，再配合上跟十三阿哥有几分相似的脸型，竟

是另一种说不出的俊朗澄明，可惜那一份不怒而威的阴冷仍盖不

过去。

我不会打千，也不愿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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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阿哥又怎么了？我还笑话过皇帝专业户铁林·张呢！

四阿哥缓步走下来，我只当未见他身后的年羹尧在那杀鸡抹脖

子连使眼色。

尽管挺腰子一动不动，事实上四阿哥走到我跟前时，我已经清

楚觉到额角一滴汗顺条儿淌了下来，却不敢用手去擦———这四阿哥

的气场大得吓煞人，他尚没开口说什么，我的腿肚子就直转筋，全

仗一口气憋着，他是清朝的龙子凤孙，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姑

娘，犾犪犱狔犳犻狉狊狋，凭这一条，咱就不能给他跪！

四阿哥站定，目光若有若无地在我面上逡了一逡，冷冰冰道：

“伊立。”

所有亲兵起身、碰脚、站定，统共发出两声响，齐整得很。

我这才反应过来， “伊立”大概是起立的意思，满人的话就是

怪，害我刚才差点脱口对上对子：“蒙牛！”

四阿哥注目盯着我，我越来越紧张，清一清嗓子，正想找法子

尿遁，四阿哥忽道：“年亮工，你妹子身上这套女装是你找人给她换

的，还是她自己要换的？”

年羹尧恭恭敬敬上来答道：“她自己换的。头天四爷教训的话她

都听进去了。”

四阿哥上下打量着我，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笑也不是，说也

不是，走也不是，实在又热得慌，心里不禁渐渐恼上来，干脆低了

头看四阿哥脚蹬的那双黑冲呢千层底布鞋，装哑巴装到底。

只听四阿哥又道：“佛说，惭耻之服，于诸庄严，最为第一。心

里明了事理就可，这还罢了。只是有一件，明儿还叫她换回原来的

男装，她这装扮，小两把头不像小两把头，发辫不像发辫，非满非

汉的，看着别扭，还不如原来。你是我门下的奴才，不要学着你父

亲年遐龄尽把她惯坏了。”

年羹尧一本正经的听着，四阿哥说一句，他 “嗻”一声。

四阿哥的足尖往前一动，我唬一跳，抬了脸看他，他眼中却有

惊诧之色一闪而过，嘴一张，刚要说话，我身后忽一阵脚步急响，

人未到声先到：“四哥，大热的天在这外头站着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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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一松，掉头看时，正是十三阿哥来了。

十三阿哥在我身边停了脚，低头看看还扑在我怀里的小女孩：

“秀儿？”又扬声道：“戴铎？”

一个团团一张圆脸儿的胖子从十三阿哥身后冒出来，逼手站住，

瞟了一眼四阿哥脸色，不敢应声。

十三阿哥咧嘴笑道： “看什么？四爷是爷，十三爷我就不是爷？

四哥不收留她，我收留！”

四阿哥冷眼瞧着，也不说话，一背手回了书房，年羹尧自然紧

紧跟上。

戴铎把秀儿领去，十三阿哥自管带我进屋，一踏进去，立觉清

凉。原来屋里四角都放着冰盆。

尽管如此，侍立在四阿哥身边的年羹尧依旧满头满脑门的汗，

脸红得跟个龙虾似的。

四阿哥坐在那里，气定神闲呷口茶，方道：“老十三，你收留你

的人，叫戴铎领她去做什么？”

十三阿哥嬉皮笑脸道： “四哥，戴铎是你教得好总管，会教规

矩，先让她上你那练练，将来我用得着再还我！”

“你倒会打好主意。”四阿哥不置可否地放下茶盅，眼皮一抬，

扫了我们一眼，竟是极亮的。

我心头一跳，斜瞥十三阿哥一眼，他仍是三分懒散两分漫不经

心的模样，但就是他这个样子，我反而安定：初来乍到古代，处处

形势不明，年羹尧有暴力倾向，四阿哥是人体电冰箱，只有十三阿

哥瞧上去挺护着我，总之抱稳沉默是金的宗旨，十三阿哥不说话，

我不说话，十三阿哥说话，我也不说话，跟着他，有肉吃！

一时戴铎回来，取出两套皇子冠服，张罗着两位阿哥更衣出门。

我从没见过这般华丽活古董，只管睁眼睛瞧，四阿哥正张了手

等戴铎给他解扣子，见我不走，偏首瞧了我一下。

年羹尧跺脚过来拉我出去，十三阿哥忽地一笑，朝我点点手：

“来。”

０１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羹尧笑着趋上去：“十三爷叫我伺候？”

十三阿哥眼一瞪：“我是叫你妹子呢，谁叫你对上眼来了！愣什

么，他娘的还不赶紧退下改戎装佩剑去，叫主子等你吗？”

一席话说得四阿哥也一笑。

年羹尧不敢多留，一溜烟地去了。

十三阿哥大摇大摆走到我面前，一手作势要掀去自己上身葛衫，

又停住，想一想，命令我道：“不用脱衣，直接拿袍子来给我穿。”

我强忍住本来要喷但没机会喷的鼻血，拖着沉重的心灵和步伐

去戴铎那儿拿了十三阿哥的一套袍服，蛮打算依样画葫芦地给他一

件一件依次穿上，但中间还是错了一次，不得已又脱下，再重穿，

等石青团龙通绣蟒袍和红宝石东珠二层金龙冠全部穿戴好，四阿哥

已在旁边看了我们多时。

我不知道，我的手抖得这么厉害，是因为十三阿哥，还是他？

两个阿哥一齐出马办完了事回来，隔天便命各人准备收拾行李

启程回京，四阿哥、十三阿哥带了戴铎和我换便装走小道，其余仪

仗随从官兵走大道，明分夜合晓行晚宿，两头联络的事由戴铎负责。

本来我是被分到随大路人马返京，但我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

不可离开十三阿哥这棵大树，于是提早一晚就跟着十三阿哥打转，

连打洗脚水这种事情也抢过来干了。

十三阿哥自打被我盯上后，是吃饭牙疼，走路绊跤，洗脚烫脚，

就算想去小解也不得空儿，实在受不得琐碎罪过，冲到书房将四阿

哥拉过一边指天画地叽叽咕咕说了一通，四阿哥竟也松口准我同行，

我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然而真到上了路，我才知大事不妙。

弱智武侠片当真 “毁人不倦”，看电视上女扮男装貌似潇洒，而

我扮成读书人模样也蛮像个小帅哥，十三阿哥还帮我起了个花名年

英俊，但一出发半天不到，便知辛苦。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四阿哥和十三阿哥骑的都是骡子，我跟戴

铎更好，骑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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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下来，我做梦都是驴叫。

第二天，我是浑身酸疼，累得不会做梦了。

第三天，我又做梦，梦到杀驴，吃驴肉。

最可气的是，古代没有公共厕所，他们尽管一个一个不吱声，

但野外赶路，为着我在的缘故，他们一旦要方便，都得多跑几步路，

找个隐蔽的地方。

可就算如此，他们好歹每次 “行动”少则两人，多则三人，还

有个伴儿，我就触霉头了，不仅得比他们跑得更远，还必须眼观四

路耳听八方，以防万一哪里冒出个农夫给偷看了去，岂不是晴天

霹雳。

如此这般每日天三更起，摸黑住，避热走路，我每天不管怎样

口渴还是得基本不进水以免为我的膀胱默哀，正是问苍茫大地谁主

小白，是俺，是俺，还是俺！

好容易这日行至一个镇子，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商量片刻，不知

为何决定今晚咱们几个不跟大队人马回合，而是投宿这镇子里头，

却不找客栈，由戴铎出面牵头，找了一家临官道的中等大小的宅子，

宅子主人姓金，是个半老头儿，戴铎付了银钱给他，说好借宿一晚。

我这几日累得七荤八素，除了倒床上睡觉，是什么也不想了，

不知不觉走路也垂着头半打瞌睡，跟着众人牵骡拉驴进了西院，老

金拿钥匙给我们开了一间房，我醒过神儿来，站在门口： “就一

间房？”

老金还没说话，我一眼瞧准旁边还有一间平房，因见窗口是黑

的，便走过去，指指门口：“这里———”

才说两个字，门 “咣”的一声巨响，紧接着 “哗啦”一盆水迎

面浇了过来，我被淋了个晶晶亮，透心凉。

一个女孩子跳出门大骂：“哪个不三不四在这偷看老娘洗澡？”

我抹把脸，犐服了犢犗犝！记得二月河在小说开头写过十三阿哥被

个女的泼水，怎么这里也有女的泼水？不泼水会死啊？还有，泼错

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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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阿哥几步过来，作个怪脸，脱了自己外衫给我裹上，我强

捺性子跟那女孩子请教道： “人同妖都有阿妈生，不过人系人那妈，

妖系妖那妈⋯⋯老娘你妈贵姓？”

女孩子没反应过来：“谁、谁的妈？”

十三阿哥扑哧一笑：“别吵了，是我看的，行了吧？你在这屋里

黑灯瞎火的洗澡，我们想送根蜡烛给你，可好？”

女孩子看了他一眼，又看看我，却有些讪讪的，现出不大好意

思神气，什么跟什么啊？凭什么一见十三阿哥就低头慢慢说，脚步

轻轻摇？

我十分不爽，我年英俊虽说个子矮点，被泼得湿身的人可是我！

怎么连句狊狅狉狉狔也没有？

“喂，你妈贵姓？”我继续追问女孩子家族史，老金插进来打圆

场，只说这女孩子叫阿云，和她相公从半月前借宿在此，今晚她相

公出门未回，她一个女子孤身在外总是多些小心，一场误会，盼我

们几位爷们担待些也就过去了。

我还不肯作罢，十三阿哥忽然一夹我脖子，把我倒拖回房，他

力气大，我抗不过，七手八脚打开他，怒道：“你怎么帮外人？”

十三阿哥意味深长的一笑：“她是外人没错，但你是爷们，你瞧

你湿得这样，我再不帮你，还不被外人看了去？”

我站在靠门口处，一阵风凉凉地吹上身来，垂眼看了看胸口，

要不是十三阿哥把他衣服给我围上，我果然是走光了。

紧一紧身上衫子，我才想起这是十三阿哥穿了一天的，衫子上

还残留着他的气息，并非烟味酒气，而是一种微微出过汗后的味道，

淡到要有心捕捉才分辨得出它和周围空气的不同，心里就微微异样

起来。

戴铎出去跟老金讨论晚饭的事情。

而四阿哥什么也不管，在靠墙一张宽椅上默然跌坐，敛目垂脸，

倒像入定模样，十三阿哥说他在做 “功课”，只催我到里间换衣裳。

我还在犹豫，十三阿哥朝四阿哥怒怒嘴儿，放轻声音： “不怕，

我在外头替你看着他。”

０１４



龙
子
凤
孙

第
一
章

我忍俊不禁，原本的恼火消了大半，自己解了包袱找出一身干

燥衣裳，到里间房里换了。

说是两间房，其实只半堵墙隔着，连扇门也没有，里间的面积

很小，没窗，也没家具摆设，墙角堆着一些杂物，大约是个小仓库，

但暑天热毒，若是湿衣服贴在身上逼进热气，塞了毛孔，容易得病，

我可不想得个肺炎什么的，大不了不脱小衣，游泳池边比基尼我都

穿过的，区区兜肚，不担心人看。

我换完干净衣服，上下束结停当，因头发上也沾到水，干脆去

了无顶珠六瓣青瓜皮小帽，把长发松开披下，一手把发打得蓬蓬的，

一手肘上搭着十三阿哥那件衫子走出去，碰巧戴铎端了饭食进来，

请四阿哥和十四阿哥先用完，我只捡两块煎饼啃啃，戴铎最后一

个吃。

夜深了，各人洗漱完毕，四阿哥还是坐在椅上 “功课”，戴铎守

在门口长凳那边，十三阿哥要将仅有的靠墙一张床榻让给我睡，我

还是不好意思，打定主意学四阿哥这么坐一夜也就罢了，十三阿哥

亦不勉强，接过我手里他那件衫子，几绕一绕，缠成个简易枕头，

仰面躺下。

我见他睡了，便要走开，一低头，却见他炯炯地睁着一双眸子

看着我：“要过一晚呢，凳子不带垫的，到底嫌冷，你也上来，就坐

这别走。”

我脚下一滞，依言上榻，靠在一边，双手抱膝，偏头枕肘，闭

目养了回神，脑子里却是思绪纷乱，定不下来，无奈睁开双眼，十

三阿哥仍未睡去，正在望着屋梁出神，但我一看他，他立有知觉，

转过脸来，看了看我，又抬手捞起一把我直垂到腰际的黑发，将发

梢握在手心缓缓揉捏。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他不说话也不笑的时候，跟四阿哥的面

容很有几分相似。

虽然跟三个男的同房，不过古代人没看过犃片从原则上来说应

该比较纯情，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不多久，迷迷糊糊也头靠着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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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了一阵，大约到了半夜，隔壁突然传来激烈争吵声。

声音是一男一女，敢情阿云的相公回来了，小夫妻恶战？

前面我没听清楚，侧着耳朵捕捉了一会儿，只听声音大起来，

是阿云叫着男的名字：“犡犡犡，我操你大爷！”

男的奸笑：“你拿什么操？”

阿云顿也不顿：“拿你的操！”

我极度深寒，连十三阿哥也醒了，大感兴趣的坐起身听。

小夫妻两个滔滔不绝吵了半个时辰，话题居然始终不变，一个

“操”字被他们翻来覆去做名词动词形容词感叹词等等用得出神入化

层出不穷叹为观止，真是一对变态的极品夫妻。

这也还罢了，好容易等他们对骂完，才清静了两秒钟不到，又

传来 “嗯嗯啊啊”的古怪声音。

四阿哥睁开眼，戴铎一下站起身来： “主子，让奴才去教训

他们？”

四阿哥一言不发盯着对面的墙，脸色铁青。

我瞄瞄四阿哥，又瞅瞅十三阿哥，很是不敢置信：隔壁的小夫

妻居然在将来的雍正皇帝和怡亲王耳边叫床？特别是那女的，做声

优配音都大材小用了！还有男的就不怕被扔进宫做太监？太有种

了吧？

十三阿哥跳下地，穿上外衣，笑道：“四哥，我出去看看。”

四阿哥没答话，十三阿哥才开门，我以黑猫警长的速度抢在他

之前蹿出去，悄步跑到隔壁平房门口，摆好犘犗犛犈，气沉丹田，然后

在小夫妻俩叫得最激情的时候大声给他们打节拍： “１～２～３～４～，

２～２～３～４～，３～２～３～４～，４～２～３～４～———”

还别说，小夫妻由于惯性作用，一开始没停住，叫声还真按着

我的节奏合上，但我才叫到第四个节拍，十三阿哥就过来一把勒了

我，将我半扛半抱的拎回房甩在榻上，我爬起身，理理头发，跟他

对视一眼，同时捶床大笑，几乎连眼泪也笑出来，而隔壁是彻底安

静了。

笑完了，四阿哥离椅站起：“戴铎，收拾起来，我们走了。”

０１６



龙
子
凤
孙

第
一
章

戴铎也想笑，不敢笑，忍着声音回四阿哥：“嗻⋯⋯但主子您的

事还未办？”

四阿哥瞪他一眼： “我说换个地儿住！没说不办事儿了！等等，

你把小莹子也带去，送她上官道跟大队会合，不用她跟我们走了，

路上仔细着！送完后你再去找个好住的地儿，一个时辰内滚回来

复我！”

戴铎被骂得狗头喷血，一点不敢耽搁，忙收拾一个包裹低头领

我出去，我满心不愿走，但四阿哥的脸色实在吓死人，十三阿哥也

不好帮我说话，我好女不吃眼前亏，只得扮缩头乌龟出门牵了驴子，

跟戴铎往北上了官道，往大队所驻的五里外天平庙方向而去。

想我读大学时候也常通宵出去唱犓什么，但下半夜这么骑驴夜

奔的还就是头一回： “看前面，黑洞洞，待我上前杀它个片甲不留

⋯⋯”

身边戴铎问：“二小姐杀谁呢？”

“杀驴呗，我做梦都想吃驴肉！”

０１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